
本文聚焦於明太祖朱元璋與圍棋的文化關聯，透過史料考證與民間傳說，探討圍棋在明初

宮廷生活中的角色與象徵意涵。朱元璋雖出身寒微，卻在登基後展現對圍棋的濃厚興趣，

不僅流傳「模仿棋必勝一子」等傳說，亦多次與劉基、徐達等功臣對弈，留下「金瓜救駕」

與「勝棋樓」等佳話。然其統治中期又以「逍遙樓」等嚴酷手段懲戒民間棋賭之風，反映

出皇帝個人性情與社會治理間的矛盾：既將圍棋視為權謀與修養的象徵，又懼其敗壞風氣

而嚴加打壓。文章並細述相禮、樓得達等民間棋士入宮較技之事，勾勒出洪武年間皇室圍

棋活動的興衰流變。結論指出，圍棋在朱元璋手中既是權術的隱喻，也是文化治理的工具，

其矛盾態度實折射出一位草莽帝王在禮法與權力之間的複雜心性。

▌姜明翰

勝棋樂逍遙—
朱元璋與明初宮廷圍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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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圖 1）是中

國歷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開國君主。一方面，

他出身貧寒，歷經元末亂世的艱苦征戰，平定

江山後勵精圖治，開啟一代皇朝偉業；另一方

面，他治國崇尚嚴刑峻法，性格中透出陰狠殘

忍的一面。在正史記載中，朱元璋以勤政務實、

鐵腕肅貪著稱，似乎與博弈這類逸情雅事無甚

關聯。值得注意的是，圍棋自古被視為「琴棋

書畫」四藝之一，是文人雅士修身養性的必修

技藝；孔子（前 551-479）亦認為與其終日遊

手好閒，不如投身博弈以怡情悅性。1圍棋這一

傳統文化活動不僅具有娛樂性，更被賦予戰略

演練和道德涵養的象徵意涵。透過史料的零星

記錄與坊間傳說，我們得以窺見朱元璋在弈棋

方面鮮為人知的興趣與作為。傳言稱朱元璋精

於弈事，擅長「模仿棋」戰法，有君臣對局的

佳話流傳後世；又有他修建「逍遙樓」以懲戒

沉迷賭棋之徒，以及驛召民間高手入京對弈等

逸聞。這些有關朱元璋弈事的種種傳聞，勾勒

出明初宮廷生活的一幅別貌側影。本文針對上

述弈棋軼事加以考訂梳理，結合正史、野史及

現代學術觀點，探討朱元璋與棋藝的關係及其

所反映的歷史文化意義。通過對這些弈事的考

察，我們將看到朱元璋對待圍棋態度上的矛盾：

他一方面癡迷棋局，從中體悟兵法韜略，另一

方面又視圍棋為不務正業的不良嗜好而嚴加禁

止。這種心態正是明太祖人格與治術的折射，

值得深入玩味。

模仿棋與「必勝一子」傳說
  朱元璋的棋力如何？這是一個有趣的問

題。出身貧苦的他在二十五歲從軍前以行乞度

日，連溫飽都成問題；此後十餘年戎馬倥傯，

哪有閒情逸致研習弈棋？估計是四十歲登基後

才逐漸迷上圍棋。古人常以兵棋相通，弈道與

兵法頗有共鳴之處。2史載朱元璋天授智勇、雄

才大略，能料敵制勝，3由擅於用兵這一點而

言，朱元璋對圍棋內涵應有深入的理解，棋力

不至於太弱。正所謂「棋道即兵道」，他將棋

局視作沙場演練，以博弈領悟軍略智慧，也是

理勢所當。

  民間流傳朱元璋「必勝一子」的故事，根

據明代魏瑛（生卒年不詳）《耕藍雜錄》的記

載，朱元璋與人對弈，不論對方棋力高低，他

最終必勝對手一子。其秘訣在於對局之初，朱

元璋便預先在棋盤中央的天元位放上一枚白子

（按古制白棋先行），此後無論對手黑棋如何落圖 1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　冊　明太祖高皇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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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總以白棋在對稱的鏡像位置回應，每一

手皆照此辦理，最終往往能以一子小勝。4魏瑛

稱朱元璋善下「模仿棋」，並認為這與太祖性

急、不耐深思的個性有關。所謂模仿棋，是一

種圍棋戰術，以模仿對手的棋路為主，依照對

方著子的對稱位置落子；相傳最早採用此戰法

的是北宋蘇軾（1037-1101），因此中國古代又

稱之為「東坡棋」。5然而並無史料能證明此

戰法真為蘇軾所創，也沒有任何實戰棋譜流傳

足以佐證朱元璋「必勝一子」的神跡。魏瑛本

人曾和友人按此方法試驗，下了二三十手即寸

步難行、局面受阻而不得不破局收場。這是因

為中國古代圍棋有「勢子」之制度，每盤棋固

定以對角布局開局（即在對角星位各放兩枚棋

子），與現代圍棋規則差異甚大；在古制下，

無論持黑持白，實戰中都不可能達成現代規則

下那種完美平行的對稱局（圖 2），每每走不出

幾手便出現不合棋理的失衡局面（圖 3），可見

朱元璋「每局必勝一子」之說多半是後人誇張

神化，或屬出於政治寓意的文學筆法。

  儘管「必勝一子」的傳聞在棋理上難以立

足，我們仍可從中領略其象徵意義。模仿棋戰

法強調後發制人：對手先動，己方處處緊隨，

通過後手模仿來牽制先手。這與朱元璋軍事生

涯中多次運用「謀定而後動」戰略思想頗為契

合，暗合他謹慎持重、穩紮穩打以克敵制勝的

權謀韜略。或許正因如此，後世文人在杜撰太

祖弈事時，借由棋局映射朱元璋駕馭權術的一

種隱喻：他總能以巧妙的謀略在最後關頭勝出

一籌，正如棋盤上那驚險的一子小勝般。這一

民間傳說雖不足採信，卻反映出人們心目中朱

元璋機智多謀、用兵如神的形象。棋局與戰場

皆講究布局謀略、虛實相生，其「模仿棋必勝」

故事雖非信史，卻折射出朱元璋「棋道即兵道」

的共通思維，以及明初君主將兵法融入棋藝的

有趣面向。

圖 3　不合棋理失衡的局面（白棋凝形大損）　作者繪製圖 2　吳清源（黑）對木谷實（白）的現代模仿棋　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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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對弈的宮廷佳話
  戎馬倥傯之餘，朱元璋偶亦與麾下謀臣猛

將對弈交流，留下了幾則君臣對弈的佳話。據

學者統計，明朝開國功臣中劉基（1311-1375）

和徐達（1332-1385）（圖 4）皆精通兵法且擅

長棋藝，堪稱文韜武略兼備之人。劉基博通經

史百家，素以智慧過人著稱，相傳他善弈圍棋，

常以棋理參悟戰陣變化。徐達則為明朝開國第

一大將，精於排兵布陣，閒暇時亦喜好下棋消

遣。可以想見，朱元璋長期與劉基、徐達等人

並肩作戰、商討軍機，在耳濡目染之下逐漸染

上了對弈的興趣，很可能正是這兩位功臣在軍

中啟蒙朱元璋習弈之道。換言之，圍棋成為明

初君臣切磋謀略、休戚與共的一種媒介，朱元

璋在與這些智囊良將博弈的過程中，既寄託君

臣情誼，又汲取治軍之道，體現出他好學務實

的一面。

  朱元璋與劉基對弈的故事頗具傳奇色彩。

《龍興慈記》中記載了一樁宮廷夜半棋局：某日

深夜，劉基手持朱元璋御賜的金瓜「擊門錐」

叩開宮門，請求與皇帝對弈解悶。對弈正酣時，

突有急報太倉失火。朱元璋聞訊欲親赴救災，

圖 4　清　馬士圖　《莫愁湖志》　明中山王（徐達）遺像　清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2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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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劉基勸止，堅持請皇上「且弈」，並建議

先遣內侍前去查看。朱元璋半信半疑地依計而

行，果然當他稍後趕到時，發現先行的內侍已

暴斃車中。原來這是一起蓄謀的刺殺埋伏，幸

虧劉基機警設局，借棋拖延了時間，才使皇帝

避過一劫。事後朱元璋追問劉基何以料事如神，

劉基回答夜觀天象發現異變，特來借下棋進諫；

朱元璋又問是誰謀逆，劉基請他次日早朝留意

衣著反常者。次日朝堂果見一臣身著緋衣，朱

元璋下令拿問，只見此人袖中藏有一隻信鴿，

因事泄未及放飛已悶死袖中，謀反之跡由此敗

露。6劉基憑此妙計未動一兵一卒便協助皇帝粉

碎了一場宮廷陰謀。這個充滿懸疑與機變的棋

局故事雖出自野史傳說，不免渲染夸飾之嫌，

卻展現了忠臣匡君、借棋進諫的巧思：劉基弈

中有智、棋外有謀，借對局機敏地化解危機，

凸顯出朱元璋與近臣之間過肝膽相照、互信互

賴的情誼。

  另一樁廣為流傳的君臣對弈佳話則發生在

金陵（今南京）城外的莫愁湖畔（圖 5）。相傳

洪武年間（1368-1398）某日，朱元璋幸游金陵

名園莫愁湖，值此良辰美景之際，忽發雅興，

詔令大將徐達登湖心之樓與自己對弈。雙方旗

鼓相當，戰至夕陽西下仍未分高下。殘局中朱

元璋乘隙連吃徐達兩子，正自鳴得意之時，卻

見徐達凝神遲遲不落子。朱元璋笑問：「將軍

為何遲遲不著？」徐達起身答道：「陛下，

此局恐怕要和棋收場了。」說罷他指向棋盤一

角。朱元璋定睛細看，發現若徐達在所指之處

落下一子，則自己盤上的一條大龍便被屠，導

致全軍覆沒！朱元璋頓時驚出一身冷汗，方才

的得意一掃而空。只見徐達躬身稟道：「請陛

下細察全域。」朱元璋再度環顧棋盤，徐達巧

妙地將黑子擺出了「萬歲」二字以表忠誠。朱

元璋龍顏大悅，當即轉憂為喜，不但免去了那

一子的厄運，還將整個莫愁湖及湖中之樓賜予

徐達，以嘉獎他的功績和忠心，特將那座樓閣

命名為「勝棋樓」。7

  勝棋樓故事固然帶有粉飾成分，實戰對局

中要刻意將棋子擺成「萬歲」字樣幾無可能，

表明這多是後人添油加醋的演義；但金陵莫愁

湖自古號稱「江南第一名湖」，湖光樓影、人

文蘊藉，歷代文人題詠不絕。「勝棋樓」至今

巍然矗立於莫愁湖畔，成為這座古典園林中的

一處著名勝跡。據記載，朱元璋當年還親筆撰

寫楹聯賜予徐達以示褒獎，其聯曰：「破虜平

蠻，功貫古今第一人；出將入相，才兼文武

世無雙。」後人亦有以「世事如棋，一局爭來

千秋業；柔情似水，幾時流盡六朝春」為題的

名聯，8將棋局興衰與歷史興亡巧妙融合。明清

圖 5　 清　馬士圖　《莫愁湖志．莫愁湖圖》 清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2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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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則勅令，講述太祖將祭祀後的供品賜予徐達共享之事，展現太祖對功臣的看重。  
明太祖御筆（一）　冊　皇帝勅賜大將軍魏國公兼太子太傅徐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書 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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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年間，徐氏後裔長期掌管莫愁湖的租佃收

益，足見此一賜湖封賞在政治象徵與文化傳承

中的深遠影響。

　　朱元璋與劉基、徐達對弈的故事，見證帝

王與謀臣之間曾經的深厚信任與情義，也展現

智囊良將借棋論道、寓教於弈的智慧（圖 6）。

即使未見於正史，它所傳達的君臣互動之趣味

與義理仍有歷史真實的底蘊。畢竟劉基、徐達

等人的確深得朱元璋器重，常能以直言諫諍觸

動聖心；而朱元璋也並非自始至終都是剛愎嗜

殺、猜忌多疑之輩，至少在建國初年與謀士共

謀天下時，也有過肝膽相照、虛懷納諫的時期。

君臣對弈的這些傳說體現了明初政治氛圍的另

一面向：棋局不僅是智力與謀略的較量，更是

一種忠誠表態與皇權認同的儀式。對局過程中

恭敬進退、勝負之際的君恩臣節，儼然成為朝

廷權力秩序的縮影，亦構成宮廷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在心懷存疑的同時，不妨將這些棋

壇佳話視作理解朱元璋性格和早年朝廷風尚的

佐證材料之一。

「逍遙樓」懲戒博弈之徒
　　朱元璋一生中最具爭議的舉措之一，當屬

他對待棋藝和賭博的嚴厲禁令。洪武登基不久，

太祖發現京師（金陵，即南京）城中遊手好閒之

輩甚多，其中不少人終日沉迷於下棋賭錢、鬥

雞走狗等逸樂。這些人大多不事生產，徒耗糧

食，讓出身貧農的朱元璋深惡痛絕，認為長此

以往將危害社會秩序和農業根基。為整治不務

正業之風，朱元璋想出一計：下令在南京城淮

清橋北岸、古青溪河畔，建造一座富麗堂皇的

高樓，取名曰「逍遙樓」。據明人周暉（1546-?） 

《金陵瑣事》記載：「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

弈者、養禽鳥者、游手遊食者，拘於樓上，

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

對洞神宮之後，今關王廟是其地基。」9這段

文字點出了逍遙樓的處置手段和所在位置：原

來朱元璋對那些違令聚賭、沉迷棋戲的閒漢，

索性一網打盡，統統拘禁在這座表面上供人逍

遙玩樂、實則暗藏殺機的高樓之中。

　　據明、清筆記和野史記載，逍遙樓內陳設

齊全，備有各種棋具賭具，表面看可供人恣意

娛樂，但樓中卻不存一粒糧食、半點水源，也

無寢榻安歇，更有衛兵守住各個出入口，禁止

任何人擅自出入。凡是被巡查發現違禁聚賭、

下棋的遊民，一律擒拿投入逍遙樓中聽候發落。

最初這些被關押之人只顧沉迷賭博嬉戲，不覺

時光流逝，待到腹中饑渴難耐方才驚恐求饒，

然而為時已晚：他們既逃不掉也無法填飽肚子，

只能在這醉生夢死之地活活餓死。據另一說法，

對那些被查獲賭博唱戲者，「聞有弦管飲博者，

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10無論是

哪一種方式，都可謂暴虐無道。通過這種請君

入甕式的極端手段，朱元璋達到了斬草除根的

效果。那些終日沉湎棋局賭坊的閒漢被相繼餓

斃樓中，一時間京師的歪風邪氣為之大治。「逍

遙樓」一事民間廣為流傳，足見朱元璋整飭社

會風紀的鐵腕手段和複雜心態。一方面，他本

人頗嗜棋藝，卻將民間下棋視同賭博，一併列

為嚴厲禁止的不良嗜好；另一方面，他不惜設

計陷阱懲治棋徒賭棍，展現出冷酷狠絕的一面。

　　朱元璋熱衷於通過立法整肅社會風氣，他

頒布一系列禁令既包含道德教化用意，也反映

了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和對失控局面的恐懼。

禁弈令與逍遙樓事件正是明證：洪武朝廷擔心

沉湎棋局賭博之風危及社會秩序和勞動力生

產，於是採取極端手段杜絕此類消遣。然而，

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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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標準，也揭示出朱元璋作為統治者嚴苛多疑

而又自視特殊的矛盾心理。在整飭民間的同時，

朱元璋對整肅軍隊的不良風氣也不遑多讓：凡

軍中敢有學唱的、下棋的、打雙陸的、蹴鞠的，

或割舌，或斷手，或卸足，或充軍發配，或剜

目割鼻，或舉家流放不赦。11這些酷烈刑罰在朱

元璋看來皆屬「治亂世用重典」，與他動輒濫

殺功臣、株連九族的行徑相比或許小巫見大巫，

卻著實反映出他內在自卑多疑的人格，以及懼

怕天下失控的深層焦慮。有學者分析朱元璋從卑

賤乞兒到高高在上的帝王，其心理結構主要由三

種焦慮構成：生存焦慮、成就焦慮和權位焦慮。

生存焦慮令他對不勞而獲者嫉惡如仇，成就焦慮

驅使他不斷挑戰自我、實現宏圖霸業，而權位焦

慮則使他極端偏執、猜忌成性，乃至濫施酷刑、

不近人情，由自信走向自卑，終成中國歷史上少

有的暴君。12逍遙樓事件與禁弈政策，正是這三

重焦慮心態的極端體現：朱元璋擔心逸樂之風侵

蝕國本，因而寧可錯殺無辜，也要以雷霆手段確

保社會循他所設想的軌道運行。

明初棋壇盛事：相禮與樓得達會弈京師
　　諷刺的是，就在嚴令禁止民間弈棋的同時，

洪武朝廷內部的圍棋活動卻相當活躍。朱元璋

深悟圍棋觀人的妙用，將其視為識才察智的一

種手段，並以此陶冶皇子，磨礪其心志，增益

其才幹。他頒布禁弈令、設逍遙牢侍候好弈之

徒，搞得京城附近民間棋壇一片沉寂，無人敢

公開對弈；另一方面，他特別關照熱愛圍棋的

皇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圖 7），特地

從江南各地驛召兩位圍棋國手相禮（生卒年不

詳）與樓得達（生卒年不詳）入京對弈，以供

皇家觀摩學習。這場棋戰遂成為明初圍棋史上

最具象徵性的一役，廣為傳頌。

　　據《松江府志》和《青浦縣誌》記載：13相

禮，字子先，華亭（今上海松江）人，風趣多

智，通詩畫而精於圍棋，可見相禮不但是技藝

超群的棋家，亦是兼具文人身份的雅士。他曾

奉召入京，與燕王朱棣對弈，並獲得御賜「龍

弈具」，得到朝廷的肯定。樓得達則為鄞縣（今

浙江寧波）人，性情閒雅，博於文藝，精擅圍

棋。《寧波府志》與《玉堂漫筆》皆記載他是

當時棋壇重要人物，14與相禮並稱南北棋壇「雙

雄」。太祖命二人在宮中對局，並暗令內侍於

棋枰下置一紙，畫上朝冠束帶，作為勝者的榮

譽標記。相禮自恃才高，輕視樓得達，對這位

江南對手頗有蔑意，輕敵之下，未能發揮平生

實力；樓得達則沉著應戰，最終連勝數局，贏

圖 7　明成祖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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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冠帶圖記。15一時間，樓得達名動京師，而相

禮連吃敗仗，怏怏不樂。

　　觀乎相禮、樓得達京師爭霸這一盛事，可

以發現朱元璋對圍棋的態度存在有趣的兩面：

他表面上頒布嚴苛禁令懲治沉迷賭棋的遊民；

另一方面，他對民間棋壇的頂尖人物依然充滿

興趣與敬意，不惜破例召入宮廷讓他們一展身

手。兩大高手在宮中會弈之舉轟動一時，遍傳

天下，成為茶餘飯後的美談。這場棋局既滿足

了皇室對子嗣圍棋教育的需求，又必然引發好

棋之徒的羡慕和效仿，對明代圍棋的發展有推

波助瀾之功。可以想見，在嚴酷禁弈的洪武年

代，這樁皇家棋壇盛事無異於給民間暗夜投下

了一束矚目的光亮，儘管一般百姓不敢公開下

棋，但來自宮廷的示範無疑刺激了圍棋愛好者

的熱情，為日後棋風的復興埋下了伏筆。

　　明太祖駕崩後，他設置的「逍遙牢」很快

被撤除，嚴厲的禁弈政策也隨著新朝氣象而逐

步鬆弛。明成祖朱棣本身雅好圍棋，曾得國手

指點，不僅終身對弈自娛，更重視皇族子弟對

棋藝的研習。他的弟弟甯王朱權（1378-1448）、

太祖之孫周憲王朱有燉（1379-1439）、以及明

宣宗朱瞻基（1399-1435）皆為棋道中人。隨著

朝野上下對圍棋的共同熱愛與推重，圍棋在明

代中葉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職業

棋手開始活躍，棋譜著作紛紛刊行，棋風之盛

歷代罕見。朱元璋在位時被壓抑的圍棋文化，

此後獲得了反彈式發展，國手入京對弈的故事

無疑奠定了明代棋壇復興的雛形與基礎。

結語
　　通過以上幾則朱元璋弈棋軼事的梳理，我

們可以更立體地認識這位元明朝開國皇帝的性

情和治國理念。首先，朱元璋之所以對圍棋產

生興趣，很大程度上來自創業時期與謀士武將

們共事的經歷。劉基、徐達等人不僅是治國安

邦的功臣，亦是精於弈道的高手。在耳濡目染

下，朱元璋從他們那裡學會了下棋，將棋局攻

守與兵法韜略融會貫通。圍棋成為明初君臣切

磋謀略、交流情感的一種媒介，也體現出朱元

璋好學務實的一面，他願意向棋藝高明之人請

益，從中領悟治軍之道。其次，關於「模仿棋

必勝」的民間傳說，應屬後人附會之作。古代

棋規和實戰經驗均表明，完全依賴模仿對手並

不能保證必勝，「執白先行終贏一子」的故事

之所以出現，或許是文人借棋局影射朱元璋權

術的一種隱喻。然而此傳聞在棋理上站不住腳，

應該視作趣聞而非信史。

　　再者，朱元璋對棋藝的喜愛並未改變他對

社會風氣的嚴格要求。即使他個人偶爾召集民

間高手對弈比試，也始終認為沉迷圍棋有害社

稷民生。他曾以逍遙樓等非常手段來禁絕遊閒

棋風，表現出雷霆手腕和高度警惕。這種熱愛

與憎惡並存的態度背後，是朱元璋自卑多疑的

性格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統

治心理。在鞏固皇權的考量下，任何可能分散

臣民精力的嗜好都被他嚴厲打壓，即便那是他

本人也頗感興趣的活動。至於朱元璋身後的餘

響：由於他的嚴令禁制，圍棋在洪武朝一度式

微。然而物極必反，他強力遏制的棋藝之風並

未在明朝湮滅。永樂繼位後，洪武年的禁弈政

策逐漸廢弛，皇室宗親和貴族子弟中好圍棋者

日眾。明成祖之後，圍棋重新在社會上流行起

來，明中葉還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朱元璋

在位時壓抑的圍棋文化，此後獲得了反彈式發

展。這從側面驗證了他當年對圍棋的管控只是

一時之策，難以改變傳統文化雅趣流傳久遠的

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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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陽貨篇》，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據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影印），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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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據殷偉，《再話圍棋的故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頁 124。

8. 此聯出於麓山椎客或朱元璋，詳龔聯壽編，《中華對聯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頁 26。

9. （明）周暉，《金陵瑣事》（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3，頁 355。

10.  （清）李光地云：「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絃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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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自（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國初榜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子部，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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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元璋屠殺功臣，大興酷刑，已至喪心病狂的程度，詳岳曉東，〈帝王的自卑—談朱元璋的人格悲劇〉，《校園心理》，2005年 7期，
頁 34。

13.  「相子先，華亭人。滑稽多智略，能詩善畫，談論縱橫不窮，尤精於奕棋，當世無敵。洪武中，召至京，厚賜遣還。誠意伯劉基，
嘗為文贈之。」參自（明）顧清等纂，《江蘇省松江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30，頁 1444；「明相禮，號子仙，浙籍，
僑居七寶鎮。滑稽多辨，詩畫皆能之，兼善弈。洪武中，召至京，燕王與對弈，賜有龍弈具，劉基贈以序。」參自（清）黎庶昌等修，

熊其英等纂，《青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22，頁 1469。

14.  「明樓得達，鄞人，性尚閒雅，博於文藝，於奕稱專門。永樂初，驛召至京，偕江陰相子先入覲。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得達
蔑如也。上命二人對奕，顧中官祕取紙，畫冠帶置局下。得達累奕累勝，遂啟而視之，命吏部給冠帶。」參自（清）曹秉仁纂，《寧

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 31，頁 2368；（明）陸深云：「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為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為國手。
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

先云。」參自氏著，《玉堂漫筆》，收入《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頁 5。

15. （明）陸深，《玉堂漫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 95，頁 118。

　　綜上所述，對朱元璋弈事的考察揭示了明

初政治與文化生活交織的一面。圍棋作為傳統

文化「四藝」之一，在治亂興衰的夾縫中依然

頑強延續，帝王個人性情喜惡的影響也可見一

斑。朱元璋對棋局的鍾愛與禁絕的矛盾，反映

出他治國理念中寬嚴並濟卻剛愎多疑的複雜特

質。通過對朱元璋弈事的研究，不僅豐富了明

代宮廷生活史的細節，也為理解這位開國帝王

內心世界提供了新的注腳。透過棋盤上的黑白

搏殺，既能領略朱元璋治國用兵的謀略智慧，

也能體察他性格深處陰暗狠戾的一面，這正是

「人生如棋」、「世事如棋」的絕佳歷史驗證。

作者為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